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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月 四 日 的 《西 安 晚报 》上
刊登 这 样 两则报 道 ：

一则 是：“荷 兰 首 相 再 次 勇
抓小 偷”。据 称 ，荷 兰首 相 吕 贝 尔
斯，去年 在 鹿特 丹港和 家 人欢度
除夕 时 ，发 现 两 名 男 女 小 偷 行 窃 ，
便和 儿 子 一起去 追赶。小偷 跳上
一辆 刚 开过 来 的 电 车 逃去 ，
首相 父 子 便 驱 车 尾 随 ，直到
电车 在 一 个 站 上 停 下 ，他们
在售 票 员 和赶 来 的 警 察 帮 助
下，抓住 了 其 中 的 男 性 小
偷。报 道 又 称：这 位 首 相 在
去年 十 月 和 他 夫 人 、儿 子一
道，还 曾 在 他 家 附 近 协 助 警
察抓 过 两 名 小偷 。

另一 则 是，“市 长 当 跑
堂”。据 称：“泰 国 首 都 曼
谷市 市 长 乍 隆 •西 芒 ，在工
作之 余 常 常 到 他 夫人开 的 一
家小 餐 馆 里 当 跑 堂 ，与 其 他
小伙 计 们 一 样 ，为 食客 端 饭
送菜 ，还 有 时 与 他 们聊 天”。
又说 ，这 位 市 长还是一 位退役 少
将哩 ！

鄙人孤 陋 寡 闻 ，没 有 出 过 国
留过 洋 ，对 于 外 国 的 官 情 民 情 ，
没有 直接 的 感受和 认识。但 是 ，
新华 社 电 讯 ，登 在 我 们 的 报 纸
上，大 概 还 是 可 信 的 吧！

两则 轶事 所提 到 的 身 为 首
相、市 长 之 尊 的 超 乎 “为 官 之
道”的 行 为 ，真 使我 有 些 大 惑 不

解，身 为 一 国 之首 相 ，一 市 之市
长，为 何连 “官 体”也不顾呢？
竟然 屈 尊去 做普 通 “小 人物”做
的事 ，如 亲 自 抓 小 偷，为 何不打
个电 话 ，或者 自 己 也 不 消 打 ，让
秘书 去打 ，把警 察局 训 斥 一顿 ，
然后 作 几点 指 示 ，让 他 们 立 即 出

动，把正 在 行 进 的 电 车 拦 截
住，乘客 难 道敢指责 首 相 妨
碍了 交 通 管 理 吗 ？又何 劳
首相 父 子 驱 车 尾 随 ，而 又待
电车 到 站 才 抓 小 偷 ？再 就是
那位 市 长 ，夫人 开 饭 馆 或 办
商店 之 类 ，已属 很不 体 面 、
很不 相 称 之 事，“夫 贵 妻
荣”不 是世 之常 理吗？即 使
要办 点 赚钱 的 生 意 ，人 手 不
够，市 长 手下 的 办 事 人 员 连
这个忙 都 不 帮 ，连 这点 眼 色
都没 有 ？何 不 “用 一 用 手
中的权 力 ”？难 道 不 知 道

“ 有 权 不 用 ，过期 作 废”？竟
然工作 之 余 自 己去 动 手。真

是太……
我怀疑他们都 是 不 懂 得 “为

官之 术”的 角 色 。

然而 ，仔 细一 想 ，不 懂 得
“ 为 官 之术”又 有 什 么 不好 呢 ，

不是可 以 少 带 点 官 气 吗 ！虽 然 他
们的 整 个 为 人 ，无 从深知 ，但 是
就这一 点 而 论，是 很 值 得 “为
官”者 借 鉴 的 。

“ 恶 人”薛 禄
（ 小小说 ）

陈欣 明

他住的 这个院子 ，有五 、六
户人家。每户 人家 ，都有小孩儿 。
这些小 孩 儿一 闹 起 来 ，一吵起
来，一哭起来 ，像是开了一台 戏 。
有的 人 家 细声细气地 哄孩子 ，
有的人家恶声恶气地训孩子。而
这几招都不奏效 ，因为 这几家的
孩子都娇惯 了 ，照 样哭 ，照样 闹 ，
照样在 地上 打 滚 儿。他 呢 ，觉
得这是正常的 ，世界上有 了小人
儿，就 会这般热 闹 的 。

有一天 ，张家的老奶 奶找 了
来，说是请他帮忙做一件事。他
很是疑惑 ，他想 ，他 ，薛禄 ，这个
小镇上普普通通的 搬运工 ，能帮
忙做什么事呢 ？

张老奶奶说 ，请 他 哄 哄 孩
子，或者直说吧 ，是去吓吓孩子
——因为 他再也没有更好的 哄孩
子的办法 了 。

张老奶奶七岁 的 孙子 淘气得
很，在地上滚 了一身灰 ，硬要奶
奶也照样滚一身灰。理 由 是奶奶
要给他洗澡 ，而奶奶是先洗了 澡
的，奶奶不该先洗澡。对于孙子
这种 毫无道理的 要求，张老奶奶
差点应 了 下来……

他去 了 。进了屋 ，小男孩兀
自在地上打滚儿，见他进屋，依

旧闹 ，并没
有引起足 够
的重视。他
虽莽撞，心
眼却是 极 好
的，唯 恐吓
坏了 孩子 ，
只眼一 瞪 ，
拳头一 捏 ，
大声 说：“你
要再哭 ，再
闹，我 把们
送你 到黑熊

住的 地 方 去！”接 着，“啪 、
啪”，朝着小孩的屁股不轻不重
打了两 巴掌。小孩马上爬起来 ，
伸着一双手，扑到奶奶怀里 ，一
边朝他张望，一边说：“奶奶 ，
我不打滚了 ，我不到黑熊那里 去
……”张老奶奶立即 不失时机地
加以 配合。

初战告捷。邻 家大凡有小孩
哭、闹，只要说：“薛禄来啦 ！
” 小孩儿马上噤了声。

小院好久是安静的。邻家都
很感激他，善意地称他 “恶人”
薛禄 。

他起初很得意，慢慢地却不
习惯 了 ，小院里没有 了 小孩儿的
哭声，吵 闹声，他倒觉得不热 闹
了。更重要的 ，这 些小孩见了 他 ，
唤一声 “恶 人来 罗！”便 会 远
远地躲 在一边。他 门 前 的葡萄熟
了，给邻 家小孩 儿送一嘟噜两 嘟
噜的 ，人家也不敢接 ，就是怯怯
地接 了 ，象受惊的 小兔子，一下
又逃 走 了 。

他感 到 孤单 、寂 寞 了 。
岁月 荏 苒，不觉 过 了 好 多

年。邻 家的孩子长大，也有 了 小
孩儿。他老 了 。

忽然有一天，他立志不再做
这种 “恶人”了 。原 因 很简单 ：
他不愿背着 “恶人”的 名 儿离开
这个世界 。

有那 么几天，他上街去，听
见小镇上的人议论新调来一个镇

长。他没 在意，也没 打 听
是谁。反正不 管谁 当 镇长
都一 样 。

他坐在 门 前 的 葡萄 架
下乘凉，费 力 地仰 着脸，
看那一嘟噜一 的 嘟噜 的 青

葡萄 。
“ 薛老爹。”有人唤他 。

他应了声，扭过脸来 。唤
他的是个三十 五 、六 岁 青 年
人，正冲 着 他 笑 呢。他觉得
很面熟，又一 时想不起来 在哪
里见过，那 青年人说了 自 己 的
名字，他摇摇头。青年人红着

脸补充 了 自 己 的奶
名，他一下记起来
了，是二十多 年前
淘气的小男孩。青
年人说：“薛老爹，
我到 你 这 里 来 ，
就像到 自 己 家 一
样，”看见您 就象
看见 了 我的奶奶 ，

当初你们是 那么爱我。”
他很感慨，差点没掉下眼

泪来 。
… …后来才知 道那竟是新来的
镇长！他惊呆了 ，愣了 好一 阵
儿，尔后 又愣了 好几天。再以
后重操旧 业，当 了 “恶人”。
邻家们依旧 感 激他，常 说些好
听的 话，瓜果上市 常 送 果 梨
儿、瓜儿什么的。他呢 ，待葡
萄熟了 时，总 要挨家给小孩儿
送去。小孩 儿 既怕 他 ，又馋 他
葡萄架上的葡 萄，滴 几 滴 眼
泪，流几 口 口 水 。

（ 题 图　插 图　驰 张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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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夜空里 有 许 多无 名 的 星星
不论是否 有人注视着 他们
都在 自 己 的 位置上闪 光

二
远航的 船
总是 把 负 重的痛苦藏在水下
而在前进的欢乐 中 扬波鼓浪朝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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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皮的

小猕猴

去年十月 的 一个晚
上，某部特务连 战士在
老山 主峰附近执行潜伏
任务时，意外地捉到 了
一只小猕 猴 。

这只 小猴很逗人喜
爱，它 出 生才几个月 ，
身上的 毛还 没长全。平

时，战士们争先把 自 己
舍不得吃的食物拿出 来
喂它，晚上把它放在床
边，用 衣服盖好，老怕
它凉着 。有一次，它肚
子饿 了，就追到炊事班
找食吃，揭 钢精锅 时 ，
发生了撞击声，这一下
可惊 动 了 战 士 们。起
初，人们 以为 是越南特
工人员 ，端起枪向 伙房
逼近 ，待走近一看，原
来是这只调皮的小猴 。

上个月
记者到这

个部队采访
吃午饭时

亲眼见到 了
这只 小 猕
猴，并和 它
一起 照 了
相。张副参
谋长 告 诉
我，它现在
已经学会喝
啤酒 了 ，说
完便倒 了半
杯啤酒递给
它，它果真
不客气地端
起就喝，一
饮而尽。副
参谋 长 还
说，这只小
猴谁 对 它

好，它 就和谁逗着玩 ，
如果谁要打它，或抽烟
时往它脸上吐烟雾，它
就跟谁 翻 脸，盛 怒 之
下，一跃而起，跳到你
的身 上，迅 即 撒一泡
尿，让你的 衣服上的尿
腥味几天散不掉 。

这个部 队的 指 战员
们已经商量好，等 到 他
们凯旋归 来 时，把这只
从战地上捉来 的 小猕 猴
赠送给西安动物 园 ，以
表老 山 战士对家 乡 人 民
的深情。　（范国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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猫耳洞里的故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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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象
（ 小小说 ）

亦文

散射着 暗 红灯光 的
小屋里，余明 将一张曝
过光的 相 纸浸入显影液
中。他用 镊子夹住轻微
地晃 动着 ，相 纸渐渐 出
现了 影子……

“ 注意！”站在一
旁的 团 委 书 记程石 急切
地说道，“这是 明天上
宣传栏的，效果一定要
好。”

余明 准 确地夹起这
张相片，放 入 初 定 液
中。相片异常清晰：程
石双手托住 “120”相
机，低头看着取景框 ，
正为一 名 含笑的 旅客拍
照。余明 注视 着相片 ，
中午 团 日 活 动的一幕幕
又出现在眼前……轻快
的乐 曲声 中 ，团 员 们热
情地 为 旅 客理发 、送
水，程 石 不 停 地奔忙

着、顾不上揩一把脸上
的汗水 ，为 来 往的旅客
留下一张张 愉 快 的 记
忆……余明想 ，明 天 ，
这些相片 就要寄 往各地

“挺好！就照这种
程度洗吧！”程石象作

出鉴定一样 。
于是 ，曝光 、显影

… …又一张相 纸在显影
液里晃 动 ，余明 问道 ：

“那些底片呢？”
相纸上程石的 另 一

种身 姿正 在显现……
“哪些？”程石似

乎不解 。
“ 为 旅客拍照 的 那

些呀。”余明 提醒到 。
“ 哦——那相 机里

我根本有装胶卷……”
“ 啊——”竹镊子

从余明手 中 滑落。药水
无情地浸蚀着相 纸 ，相
面上的程石渐渐黑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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